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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德拉戈·扬察尔：斯洛文尼亚

文学发展初期大多与宗教有关。
二十世纪以来， 逐渐融入了现实

主义文学的洪流中。
1990 年独立后，斯洛文尼亚

文 学 吸 收 了 当 代 西 方 文 学 的 精

华，如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文学。
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已经

接触到一些作家如萨特、 加缪、
贝克特等人的作品。 从一定意义

上说，斯洛文尼亚文学是现代文

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只

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学，而没有自

己 的 国 家 ，因 此 ，斯 洛 文 尼 亚 的

文学更多关注族群的自我认同。
与 此 同 时 ，不 可 否 认 的 是 ，文 学

的发展也面临挑战，经济的发展

使得关注文学的人越来越少，许

多出版社迅速商业化，文学不再

像以前一样居于社会的中心。 这

是一个问题，但不仅是斯洛文尼

亚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世

界性的问题。 文学只是这个世界

的一部分， 他们描述这个世界，
好 与 坏 、深 与 浅 ，但 文 学 只 能 属

于这个世界， 而不是整个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看，目前的斯洛文

尼 亚 文 学 处 于 一 个 良 性 的 发 展

环 境 之 中 ， 我 们 有 许 多 不 同 风

格 、流 派 的 优 秀 作 家 ，一 些 新 的

观念、思想不断地被作家们用文

学的方式提出来。

关于中国文学及翻译

“我能理解他并不是不想说

话，而是想通过文学来表达自己。”

肖 进：能否谈一谈您对中国

文学的认识和了解？

德拉戈·扬察尔：如果我说我

一点都不了解，那是谎言。我接触

过韩素音，她是华裔，后来嫁给了

一个英国人。 我认识她是因为她

来斯洛文尼亚参加过几次文学会

议。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我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读过一本中国当

代的小说，是张洁的《爱是不能忘

记的》， 它让我了解了中国 1970
年代的一些文化现象。

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还阅读

过李白的作品。 读他的诗就好像

看到一个年轻的中国人， 喜欢喝

酒，却又文采飞扬。我很喜欢向斯

洛文尼亚的年轻人推荐李白。 光

是 他 的 名 字 就 能 给 人 很 深 的 印

象。李白对于我的重要性，在于他

让我有了对世界、对自然、对生活

的美好和失望的感觉。 我能从他

的诗中读出这一切。

肖 进： 您是否读过 2012 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
你对他有什么评价？

德拉戈·扬察尔：我知道这个

作家 。 我看过一些他的著作 。 目

前 我 正 在 阅 读 他 的 小 说 《四 十

一炮 》。 （杨察尔所读为英文版。
笔 者 检 索 过 该 国 国 家 图 书 馆 馆

藏的中国作品，翻译成斯语的中

国文学作品很少，倒是意外发现

上世纪五十年代翻译出版了《红

楼梦 》的斯语版 ，这 可 能 在 中 国

红学界也是鲜为人知的 。 ）虽然

还 没 有 看 完 ， 但 已 经 感 觉 到 这

是 一 本 很 引 人 入 胜 的 小 说 ，写

得 非 常 好 。 这 本 书 似 乎 是 对 现

代 中 国 社 会 的 一 个 侧 写 ， 残 酷

的 社 会 、渺 小 的 个 人 ，还 充 斥 着

超现实 的 幻 觉 ， 莫 言 确 实 是 一

位 伟 大 的 作 家 。 我 对 莫 言 的 名

字 也 很 感 兴 趣 ， 我 能 理 解 他 想

通 过 文 学 来 表 达 自 己 。 我 相 信

他 说 的 话 。 我 曾 一 度 卷 入 过 政

治 ， 但 最 后 我 对 一 些 批 评 的 回

答 是 ，我 写 了 一 些 文 学 作 品 ，我

要 说 的 话 都 在 这 些 作 品 中 ，如

果 你 意 识 到 这 一 点 ， 你 就 能够

理解我 。

肖 进：您有没有想过让您的

作品翻译成汉语， 让更多的中国

读者接触到您的作品和斯洛文尼

亚文学？ 您希望哪一本作品能最

先被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德拉戈·扬察尔： 我当然愿

意。如果我的作品能翻译成中文，
那将是一件很高兴的事。也许《北
极光》（Northern lights） 是不错的

选择。这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说，讲
的是发生在二战前的一个小城市

马里博尔的故事。 马里博尔也是

我的故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在这座小城里， 不同的势力形成

拉锯状态， 纳粹分子、 共产主义

者、反犹主义者都在这里聚集，种
族、战争、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
也许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会喜欢

这部小说。 《北极光》已经被翻译

成法语和英语， 德语版本也相当

成功， 因为德国的读者比较熟悉

小说描述的那种氛围。

肖 进：你觉得政治对文学有

多大的影响？

德拉戈·扬察尔： 就像我之

前 说 的 ，比 如 ，我 们 想 象 斯 洛 文

尼亚的一些小村庄，在二十世纪

时 曾 经 被 多 达 五 支 不 同 国 家 的

军队统治过。 既然有五支不同国

家的军队，就要给五个不同的国

家支付不同的税款。 那就是政治

对我们的影响。 一个作家如果要

描 写 人 ， 实 际 上 就 是 在 描 写 政

治，因为政治在我们的生活中非

常重要。作为一个作家，我必须在

是否介入政治问题上做出决定，
如果要介入政治， 我可以写政论

性文章直接表达我的立场， 不需

要采取文学性手法。 如果选择文

学， 我会把笔触伸向受苦受难的

人民， 写他们在这个荒诞的世界

上所遭受的一切。 政治是重要的，
但它并不是文学， 尽管文学会受

到政治的影响。

肖 进：如果有译者愿意来翻

译您的作品，您会有什么要求？

德拉戈·扬察尔： 有时 候 译

者 会 要 我 解 释 一 些 难 懂 的 斯 洛

文尼亚词语，一般情况下我都会

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有时候就会

出现一些很滑稽的事情。我的作

品 在 翻 译 过 程 中 曾 发 生 过 一 件

有趣的事情。我过去的一本小说

《囚 徒 》， 现 在 正 在 被 译 者 米 歇

尔·白金斯翻译成英语。 有一次，
他发信息给我，问我“Hlup”这个

词是什么意思？ 他说他查遍了斯

洛 文 尼 亚 语 词 典 也 没 有 发 现 这

个词。 后来我就在网上查了查，
当我搜索这个字的时候，网络指

引 我 去 查 找 斯 洛 文 尼 亚 科 学 词

典， 但当我查找这本辞典时，词

条指示我去找德拉戈·扬察尔的

小说《囚徒》第六十五页。这真是

非常尴尬的事，于是我给译者写

信说，听着，米歇尔，当我还是一

位 年 轻 作 家 时 ， 我 想 创 造 一 些

词 ，因 为 我 年 轻 ，我 相 信 我 能 创

造许多新的词，可是现在我已经

不 知 道 当 初 造 的 这 些 词 的 意 思

了。 尽管最后，我们还是根据上

下文了解了这个词的含义。
还有一点，翻译文学作品，最

好是根据作品的原文，而不要转

译。 很不幸，我的作品大多是从

英语转译成其它文字的。 许多译

者对他们的翻译非常满意，某种

程度上也确实不错，但我看后却

不甚了了。 其实许多的中国文学

也是通过英文被转译成小语种译

文的。

关于《最佳欧洲小说》

“目前的世界文学格局中，东
欧作家几乎是缺席的。 ”

肖 进 ：谈谈您和 《最佳欧洲

小说》的关系吧。当 2011 年的《最
佳欧洲小说》译成中文时，很多中

国读者为之惊叹，有人说，“《最佳

欧洲小说》 几乎囊括了我见过和

想得到的所有短篇小说的表达形

式。 ”2011 年的《最佳欧洲小说》
收录了您的短篇小说 《预言 》，
2014 年您又成为该年度《最佳欧

洲小说》的主编，是什么原因让您

如此深度地介入这个项目？

德拉戈·扬察尔 ： 我一开始

并 不 认 识 这 个 项 目 的 发 起 者 亚

历 山 大 · 黑 蒙 （Aleksandar
Hemon）。我曾经在芝加哥待过一

段时间，有一次我们差点共进晚

餐 ，但 由 于 他 的 女 儿 生 病 ，我 们

最终没有见面。 不过一直都有联

系。 《最佳欧洲小说》是他倡议发

起的，我只不过被邀请撰写 2014
版的序言。 我之所以选择接受邀

请，是因为我欣赏它的原创性的

一 面 ，并 且 只 收 短 篇 小 说 ，而 不

接 受 截 取 长 篇 的 一 个 片 段 这 样

的做法。 也许它的名字不应该叫

作“最佳”，叫它欧洲短篇小说或

许更好些。 欧洲有很多国家，不

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读者，进入选

择范围的小说也很多，我们所做

的是最后的筛选。 事实上，我并

没有真正选择，我只是负责撰写

序言。 至于为什么要出版《最佳

欧 洲 小 说 》这 样 一 个 系 列 ，我 们

的想法是，目前几乎没有出版社

愿意出版短篇小说，也没有人愿

意读短篇小说，我们希望这样的

举措能够引起读者的关注，意识

到短篇小说依然很重要。我接受

邀请的另一个原因，是基于目前

的世界文学格局中，东欧作家几

乎是缺席的。 在 2014 版的《最佳

欧 洲 小 说 》中 ，有 很 多 东 欧 作 家

的作品，我想让世界文学之光也

能 照 亮 更 多 籍 籍 无 名 但 才 华 横

溢的东欧作者，未来他们将会吸

引全世界的目光。

肖 进：《最佳欧洲小说》的遴

选工作是怎么进行的？ 是不是比

较平等地、 不分大小地介绍每个

国家的作家？

德拉戈·扬察尔： 这确实是

《最佳欧洲小说》面临的难题。 一

些小国的文学没有受到和大语种

国家———如英国、美国、中国、法

国和德国———那样多的关注 ，这

些大语种国家得到了世界上绝大

多数读者的关注。 但是世界文学

是由世界上众多国家的文学组成

的。有些国家，比如荷兰，有二千万

人口， 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小

国家，还有像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等也是这样。 因此我的办法是我

们必须直接去发现这些国家的作

家和作品， 而不是通过英语或法

语这些大语种的翻译去找。 当然，
我不会去抱怨这种方式， 因为我

自己的作品有很多就被译成英语

或法语。 但是有很多作家的作品

只有通过被翻译成英语或法语等

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 我们必

须找到更为直接的方法去翻译他

们， 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有

更多的感受。 那些一辈子都住在

纽约的出版家肯定不知道罗马尼

亚的一个小村庄所发生的事情，
二者之间几乎不可能发生关联。
我们要认识到文学对彼此之间都

是重要的，无论是主流还是支流。
至于斯洛文尼亚作家， 已经

有几位的作品被《最佳欧洲小说》
收录了，他们是莫依茨·克莫德烈

（Mojca Kumerdelj） 和安德烈·布

莱 特 尼 克 （Andrej Blatnik），算 上

我一共有三位作家的作品出现在

《最佳欧洲小说》上了。未来，应该

还会有吧。

肖 进：这个选集是否真实反

映了当下的欧洲文学？

德拉戈·扬察尔：当然。 我想

说的是， 好的文学并不总是存在

于社会的主流和中心， 也有可能

来自无人知晓的角落和偏僻的乡

间。通过网络，年轻人很容易就会

了解到这个世界的最新潮流。 和

过去相比，这是一种大的反转。我
不相信未来还会有类似以前那种

潮流，像上世纪六十年代、五十年

代，甚至二十年代，在中东欧，存

在主义成为主流的时期， 每一个

人都想成为萨特、加缪或贝克特。
那种潮流，以后将不再有。

（感谢 Luka Golez 对本文的

贡献）

这哭闹中的孩子简直就是一场噩
梦，每个妈妈都曾深深领教过；不管是在
公共场合还是在家里， 再也没有什么比

哭闹更能让父母紧张到双腿发软或有深深的挫败感了。
本书提供了一个看待哭闹的全新视角。在此基础上，作者提

出了终结孩子哭闹的三个方法， 并准备了一个十四天让孩子不
再哭闹的教育计划。这些方法，简单易懂，只要你应用起来，保证
对所有年龄段的孩子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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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动不动就哭闹怎么办？ 》

本文作者（左）和联系人、斯语翻译 Luka Golez（右）在 matica 出版社德拉戈·扬察尔办公室与其合影。


